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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寻找找记记忆忆中中的的河河道道总总督督衙衙门门

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
济宁曾在河道总督衙门原
址进行过局部发掘。

2010年夏天，济宁市文
物局联合当时的中区政府，
在原济宁一中古槐校区(现
运河实验中学)北面的宿舍
区，对历史上的河道总督衙
门进行局部勘探性发掘。

“就在宿舍区的南门，
我们用10余天的时间，挖开
了一道长约100米的南北探
沟。”时任济宁市文物局考
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馆

员的李德渠回忆说。虽然历
经数百年，但在《济宁县志》
上，仍然详细地记录了河道
总督衙门的具体位置，甚至
整个衙门的建筑分布图都
有。

考古工作者是按照《济
宁县志》上的所示，又在宿
舍区的西面挖开了一条50
余米的探沟。李德渠说，根
据《济宁县志》记录的位置，
他们挖开的地方是河道总
督衙门的南门所在。“据地
面大约8 0—1 0 0厘米的深

度，出土了一些明清时期的
青石砖、瓦片等建筑残片。”
与此同时，河道总督衙门的
建筑基础以及当时的青石
路面也都展现在考古工作
者眼前。

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
河道总督衙门被日军占领，
在战乱中遭到了巨大的破
坏。李德渠告诉记者，整个
河道总督衙门的建筑基础
已经不再完整，包括青石路
面在内都只是断断续续地
还存留一些。

多数济宁人对位于济
宁 的 河 道 总 督 衙 门 的 了
解，多是明清时期的。其实
作为管理、治理运河的最
高行政机构，早在元代就
已经存在了。

“元代时的机构名为都
水监，但那时的济宁完全是
一座土城，所以现如今已完
全无法考证都水监的位置。”
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长篇
历史小说《大运河》的作者杨
义堂介绍，明代永乐年间建
成的河道总督衙门，左、中、
右三路建筑，门、亭、楼、房等

各类建筑100余间，前衙后
宅，占地面积达3 . 6万平方
米。

直到清代，运河沿线曾
有三个河道衙门，分别是位
于天津的北河河道总督衙
门、位于济宁的东河河道总
督衙门，以及位于淮安的南
河河道总督衙门。“作为疏
通、管理、保卫运河的机构，
这三个河道衙门先后被裁
撤，济宁的东河河道总督衙
门则保留时间最长的，一直
发挥作用到光绪28年(1902
年)，清政府才下令裁撤。”杨

义堂说。
历经600余年的河道衙

门，先后有188任河道总督。
杨义堂在创作《大运河》的过
程中，仔细挖掘了这些河道
总督在济宁任职期间的历史
细节。这其中不仅有林则徐
曾在此任职164天，也有治河
名臣潘季训一生4次来济赴
任，“他担任河道总督一共27
年，因为一心扑在河道治理
上，直到70岁时才第一次登
上太白楼。”杨义堂说，因此
才有了“才一登临又白头”的
典故。

本报记者 汪泷

6月22日，大运河申遗成功。拥有丰富运河文化资源的济宁，在此刻再次唤起
人们对运河的感情，这其中也包括对复建河道总督衙门的期盼。年轻人可能不会
想到，在古槐路曾经的暖气片厂宿舍下面，其实还埋藏着古代管理、治理京杭大
运河的最高行政机构——— 河道总督衙门。这座藏身地下的衙门凝聚着不少文化
专家的目光。

局部发掘出明清建筑残片

河道总督衙门延续600多年

衙门缺失运河文化减色不少

在济宁，人们习惯了把
河道总督衙门唤作“运河衙
门”，这足以体现济宁人对大
运河的感情。

作为运河文化的标志性
建筑之一，河道总督衙门因
为“藏身”地下，而使济宁的
运河文化减色不少。也正因
为如此，近几年也有不少运
河文化专家提议复建河道总
督衙门，使其重新焕发历史

的光彩。
河道总督衙门除了有其

历史文化价值之外，无数著
名的水利专家、重臣高官都
在此整治河道或督漕督运。
杨义堂说，像清朝顺治年间
的总督朱之锡，每10天只有
一天在衙门内办公，其余时
间都在河道上，夜间更是与
河工同住，最后病死在任期，
后来济宁的老百姓将其祭为

河神。
得封赏、奉河神、建祠

堂，这些形式都记录了济
宁运河两岸百姓对河道总
督们的纪念。也正因为有
如此多经典的历史典故存
世，所以在不少文物界人
士看来，这种上对朝廷、下
对 黎 民 而 忠 心 耿 耿 的 情
怀，才是大运河上巨大的
精神财富。

“这次大运河申遗成功，其实在
喜悦的同时，也带给了我们更多的思
考。”丁海燕说。

在她的办公桌上，放着好几打材
料，都是有关于大运河保护的，也有
关于城区文物景观一条街的。

申遗成功之后，丁海燕最常说的
话是，从递交申遗书的那天开始，就
意味着我们给出了一个郑重的承诺。

在她看来，这份承诺就是大运河
申遗成功之后，该如何进行保护。丁
海燕说，申遗成功，意味着是对古运
河历史价值的一个认可，更是对中国
古代人民智慧的认可，所以对于这样
活态的一个线性古代遗产，“我们更
主要的是承担起对大运河的保护，去
如何履行好国际文物保护的职责。”

对于这条至今仍在发挥着积极
作用的文化遗产，丁海燕早早地就开
始构思，它的保护开发工作该如何进
行。“大运河始终在使用，在为社会经
济发展做着贡献。”丁海燕认为，可以
对一些仍在使用的河道，再加深、拓
宽、增加码头等，使其继续发挥好航
运的功效。

因为大运河各个河段有所不同，
所以丁海燕建议，保存完好、审美价
值高的河段，要在保留其原始风貌的
基础上，严禁河道两岸乱搭乱建，或
者进行商业开发。“并且一些失去运
营能力的古运河，则要加大考古力
度，挖掘更多的历史、文化价值。”

在提出了“让静态文物会说话”

的理念之后，济宁市文物局围绕着大
运河着手打造“文物景点一条街”。

“挖掘好运河的历史与文化，既
能借鉴古人先进的漕运、水利技术，
也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历史教科书。”
丁海燕说。

丁海燕表示，要坚决杜绝申遗成
功后，有些人渴望使其成为这赚取利
益的砝码，“要坚决遵守文化遗产的
保护原则。”

本报记者 汪泷

申遗成功，保护责任更重了

专访济宁市文物局局长、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济
宁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丁海燕

历史上的河道总督衙门大门

济宁市文物局局长丁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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